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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的直接导火索发生

在今年4月初。因为眼疾，71
岁的高方成曾经在家挂水，
后来感到病痛时，他服下大
量安眠药自杀，所幸的是被
儿子高华及时发现，送到医
院抢救后脱离危险。

高华以为，这下继父该

好好在家休息了。可是一天
上午，他经过父亲房门时，听
见屋内有女人声音，于是敲
门想进去看看，哪知屋内突
然没了声音，他一下子明白
了。怒火中烧的他一脚踢开
门，只见继父坐在床边，一个

中年女子睡在床上，身上只
穿着内裤。见“好事”被坏，
高方成很恼火，他抓起拖把
追着儿子满院子打，还把高
华的耳朵抓破。
“求求你们说说他吧，

不能再这样伤风败俗了！”

高华找到几个长辈，希望有
人能出面阻止。可长辈们都
摇摇头，谁也不想出头。

4月3日晚上，高方成想
到这事，又开始辱骂儿子，进
而抄起板凳打算砸他，被22
岁的孙子高震林拦下。次日

中午，高方成再次对儿子一
家开始辱骂：“我想玩就玩，
我犯了什么法！”骂到激动
处，他拿起电饭煲准备砸背
朝他的儿子，又被高震林拽
住。高华越想越气，他忍不住
对着继父头部打了几拳，妻

子儿子见状也上前帮忙，扭

打中高华父子俩掐住了高方
成的脖子，10分钟后高方成

停止了挣扎。已经失去理智的
一家三口将老人抬回屋里，怕
他不死，又掐了一会脖子，然
后用农药给老人灌了下去。直
到发现高方成已经咽气，他们
给他擦掉血痕，换了血衣，放
到床上用被子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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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家的家庭矛盾

由来已久。
事情要追溯到1967年。

那年，失去父亲的高华与母亲
一起要饭，在六合区八百桥
镇，迫于生活，母亲改嫁给了
当地人见人怕的高方成。这次
改嫁就成了高华噩梦的开始。

说人见人怕，并不是指
高方成已经坏到了什么程
度。“他不是恶霸，但是比恶
霸好不了多少。”一位乡亲
说，对于高方成的 “凶”和
“色”，村里人没有一个不皱
眉头的。高方成性格暴躁，对

村里的乡亲和亲友，经常随
意谩骂；对妻子和高华，更是
想骂就骂，想打就打。一有不
如意，或是赌博输钱向家人
要钱时，就摔家里的坛坛罐
罐，直闹得家人求饶为止。

当这样的父亲遇到一个

胆小怕事的儿子，结果可以
想象。“我经常看到爷爷用棍
棒打我的爸爸，爸爸从来没
有还过手。”高震林回忆说。

对于继父的暴戾，高华
从来都是隐忍了事。但是继

父的风流成性，让他生活在极
度的痛苦中。虽说年纪已经不
小，可是高方成经常拈花惹

草，将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家
更是寻常事。“村里人，特别
是女人，路过他家的时候，都
是绕着走的。”一个乡亲一语

道出了村民们的看法。
村民们在背后的指指戳

戳让高华一家抬不起头，这
也直接导致了高华年轻时候
根本找不到媳妇。直到他29
岁那年，他才通过 “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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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方式成了家。可是进

入高家之后，谭梅更是没了
好日子，她满面泪水地说：
“经常被公公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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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根弹簧，被压久
了，总归要暴发的。”高家的

一位亲戚说，“在我们这里有
风俗，老人如果带其他女人
回家那个的话，家里下面人
要晦气的。高华一家能忍这
么多年，真是不容易了。”对

于高方成的死，村里人的反
应除了震惊之外，也有人对

高华一家表示了同情。
“4月7日那一天，村领

导带着一些村民找到我。”
为高震林辩护的江苏南京马
健律师事务所的戴海东律师
说。在了解案情时，戴律师接
触了高家的众多亲友，但是

让他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说
高方成好话的。

为了替高家三口求情，
高家的亲属和村里的村民，
总共50多人，通过村委会一

起向法院发出了联名请愿信。
在信中，他们历数高方成的
“罪状”，并称“做梦都想不
到勤劳老实的高华一家人会
杀人”，请求法院刀下留人。

昨天记者见到了一位自
称在事发后曾经参与报警的

亲戚。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
欲言又止：“……我当时看
到老头脸上好多伤痕，知道
不会是喝农药自杀，然后才
让人报警的……我那时不知
道是他们杀的，我要是知道
的话，我怎么可能，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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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9点，六合区法

院大法庭坐得满满当当，随
着法官宣布开庭，高华、谭
梅、高震林在法警押解下，戴

着手铐走进法庭，顿时哭声
四起。当检察官当庭讯问时，
并不复杂的事情在情感的纠
缠下让旁听者动容。

“是我先掐他脖子的。”

高华说。
“是我先掐他脖子的。”

高震林说。
“是我一个人给他灌农

药的。”高华说。
“是我一个人给他灌农

药的。”谭梅说。

眼泪贯穿了整个庭审，
对于几度失控的情绪，主审
法官总共8次中断庭审，对高

华一家和他们的亲人进行劝
说，以维持正常的庭审纪律。

在庭审的最后阶段，高
震林狠狠地用膝盖砸向地
面，跪在了法官面前，众亲友
哭成一片。

“高方成的种种行为举
止，是在不断挑衅被告人的
伦理道德底线！”南京金协
和律师事务所的元斌和杨琪
律师说。戴海东说：“从高家
的现状来看，最近刚添了一
个孙女，尚未满月，如果对三

个被告人课以重刑，这个家
庭是否还能存在下去恐怕都
是问题……”

昨天下午1点10分，六

合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高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
治权利3年；判处谭梅有期
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
年；判处高震林有期徒刑3
年，缓刑5年。

宣判完毕，所有人都平

静了。父子四目相对时，慢慢
吐出了两句话：“好好过日
子。”“放心，家里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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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总归要暴发的。”高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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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老人如果带其他女人
回家那个的话，家里下面人
要晦气的。高华一家能忍这
么多年，真是不容易了。”对

于高方成的死，村里人的反
应除了震惊之外，也有人对

高华一家表示了同情。
“4月7日那一天，村领

导带着一些村民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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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的亲属和村里的村民，
总共50多人，通过村委会一

起向法院发出了联名请愿信。
在信中，他们历数高方成的
“罪状”，并称“做梦都想不
到勤劳老实的高华一家人会
杀人”，请求法院刀下留人。

昨天记者见到了一位自
称在事发后曾经参与报警的

亲戚。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
欲言又止：“……我当时看
到老头脸上好多伤痕，知道
不会是喝农药自杀，然后才
让人报警的……我那时不知
道是他们杀的，我要是知道
的话，我怎么可能，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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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9点，六合区法

院大法庭坐得满满当当，随
着法官宣布开庭，高华、谭
梅、高震林在法警押解下，戴

着手铐走进法庭，顿时哭声
四起。当检察官当庭讯问时，
并不复杂的事情在情感的纠
缠下让旁听者动容。

“是我先掐他脖子的。”

高华说。
“是我先掐他脖子的。”

高震林说。
“是我一个人给他灌农

药的。”高华说。
“是我一个人给他灌农

药的。”谭梅说。

眼泪贯穿了整个庭审，
对于几度失控的情绪，主审
法官总共8次中断庭审，对高

华一家和他们的亲人进行劝
说，以维持正常的庭审纪律。

在庭审的最后阶段，高
震林狠狠地用膝盖砸向地
面，跪在了法官面前，众亲友
哭成一片。

“高方成的种种行为举
止，是在不断挑衅被告人的
伦理道德底线！”南京金协
和律师事务所的元斌和杨琪
律师说。戴海东说：“从高家
的现状来看，最近刚添了一
个孙女，尚未满月，如果对三

个被告人课以重刑，这个家
庭是否还能存在下去恐怕都
是问题……”

昨天下午1点10分，六

合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高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
治权利3年；判处谭梅有期
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
年；判处高震林有期徒刑3
年，缓刑5年。

宣判完毕，所有人都平

静了。父子四目相对时，慢慢
吐出了两句话：“好好过日
子。”“放心，家里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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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的直接导火索发生

在今年4月初。因为眼疾，71
岁的高方成曾经在家挂水，
后来感到病痛时，他服下大
量安眠药自杀，所幸的是被
儿子高华及时发现，送到医
院抢救后脱离危险。

高华以为，这下继父该

好好在家休息了。可是一天
上午，他经过父亲房门时，听
见屋内有女人声音，于是敲
门想进去看看，哪知屋内突
然没了声音，他一下子明白
了。怒火中烧的他一脚踢开
门，只见继父坐在床边，一个

中年女子睡在床上，身上只
穿着内裤。见“好事”被坏，
高方成很恼火，他抓起拖把
追着儿子满院子打，还把高
华的耳朵抓破。
“求求你们说说他吧，

不能再这样伤风败俗了！”

高华找到几个长辈，希望有
人能出面阻止。可长辈们都
摇摇头，谁也不想出头。

4月3日晚上，高方成想
到这事，又开始辱骂儿子，进
而抄起板凳打算砸他，被22
岁的孙子高震林拦下。次日

中午，高方成再次对儿子一
家开始辱骂：“我想玩就玩，
我犯了什么法！”骂到激动
处，他拿起电饭煲准备砸背
朝他的儿子，又被高震林拽
住。高华越想越气，他忍不住
对着继父头部打了几拳，妻

子儿子见状也上前帮忙，扭

打中高华父子俩掐住了高方
成的脖子，10分钟后高方成

停止了挣扎。已经失去理智的
一家三口将老人抬回屋里，怕
他不死，又掐了一会脖子，然
后用农药给老人灌了下去。直
到发现高方成已经咽气，他们
给他擦掉血痕，换了血衣，放
到床上用被子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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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家的家庭矛盾

由来已久。
事情要追溯到1967年。

那年，失去父亲的高华与母亲
一起要饭，在六合区八百桥
镇，迫于生活，母亲改嫁给了
当地人见人怕的高方成。这次
改嫁就成了高华噩梦的开始。

说人见人怕，并不是指
高方成已经坏到了什么程
度。“他不是恶霸，但是比恶
霸好不了多少。”一位乡亲
说，对于高方成的 “凶”和
“色”，村里人没有一个不皱
眉头的。高方成性格暴躁，对

村里的乡亲和亲友，经常随
意谩骂；对妻子和高华，更是
想骂就骂，想打就打。一有不
如意，或是赌博输钱向家人
要钱时，就摔家里的坛坛罐
罐，直闹得家人求饶为止。

当这样的父亲遇到一个

胆小怕事的儿子，结果可以
想象。“我经常看到爷爷用棍
棒打我的爸爸，爸爸从来没
有还过手。”高震林回忆说。

对于继父的暴戾，高华
从来都是隐忍了事。但是继

父的风流成性，让他生活在极
度的痛苦中。虽说年纪已经不
小，可是高方成经常拈花惹

草，将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家
更是寻常事。“村里人，特别
是女人，路过他家的时候，都
是绕着走的。”一个乡亲一语

道出了村民们的看法。
村民们在背后的指指戳

戳让高华一家抬不起头，这
也直接导致了高华年轻时候
根本找不到媳妇。直到他29
岁那年，他才通过 “换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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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方式成了家。可是进

入高家之后，谭梅更是没了
好日子，她满面泪水地说：
“经常被公公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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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根弹簧，被压久
了，总归要暴发的。”高家的

一位亲戚说，“在我们这里有
风俗，老人如果带其他女人
回家那个的话，家里下面人
要晦气的。高华一家能忍这
么多年，真是不容易了。”对

于高方成的死，村里人的反
应除了震惊之外，也有人对

高华一家表示了同情。
“4月7日那一天，村领

导带着一些村民找到我。”
为高震林辩护的江苏南京马
健律师事务所的戴海东律师
说。在了解案情时，戴律师接
触了高家的众多亲友，但是

让他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说
高方成好话的。

为了替高家三口求情，
高家的亲属和村里的村民，
总共50多人，通过村委会一

起向法院发出了联名请愿信。
在信中，他们历数高方成的
“罪状”，并称“做梦都想不
到勤劳老实的高华一家人会
杀人”，请求法院刀下留人。

昨天记者见到了一位自
称在事发后曾经参与报警的

亲戚。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
欲言又止：“……我当时看
到老头脸上好多伤痕，知道
不会是喝农药自杀，然后才
让人报警的……我那时不知
道是他们杀的，我要是知道
的话，我怎么可能，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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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先掐他脖子的。”

高震林说。
“是我一个人给他灌农

药的。”高华说。
“是我一个人给他灌农

药的。”谭梅说。

眼泪贯穿了整个庭审，
对于几度失控的情绪，主审
法官总共8次中断庭审，对高

华一家和他们的亲人进行劝
说，以维持正常的庭审纪律。

在庭审的最后阶段，高
震林狠狠地用膝盖砸向地
面，跪在了法官面前，众亲友
哭成一片。

“高方成的种种行为举
止，是在不断挑衅被告人的
伦理道德底线！”南京金协
和律师事务所的元斌和杨琪
律师说。戴海东说：“从高家
的现状来看，最近刚添了一
个孙女，尚未满月，如果对三

个被告人课以重刑，这个家
庭是否还能存在下去恐怕都
是问题……”

昨天下午1点10分，六

合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高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
治权利3年；判处谭梅有期
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
年；判处高震林有期徒刑3
年，缓刑5年。

宣判完毕，所有人都平

静了。父子四目相对时，慢慢
吐出了两句话：“好好过日
子。”“放心，家里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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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他经过父亲房门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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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了声音，他一下子明白
了。怒火中烧的他一脚踢开
门，只见继父坐在床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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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方成很恼火，他抓起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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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你们说说他吧，

不能再这样伤风败俗了！”

高华找到几个长辈，希望有
人能出面阻止。可长辈们都
摇摇头，谁也不想出头。

4月3日晚上，高方成想
到这事，又开始辱骂儿子，进
而抄起板凳打算砸他，被22
岁的孙子高震林拦下。次日

中午，高方成再次对儿子一
家开始辱骂：“我想玩就玩，
我犯了什么法！”骂到激动
处，他拿起电饭煲准备砸背
朝他的儿子，又被高震林拽
住。高华越想越气，他忍不住
对着继父头部打了几拳，妻

子儿子见状也上前帮忙，扭

打中高华父子俩掐住了高方
成的脖子，10分钟后高方成

停止了挣扎。已经失去理智的
一家三口将老人抬回屋里，怕
他不死，又掐了一会脖子，然
后用农药给老人灌了下去。直
到发现高方成已经咽气，他们
给他擦掉血痕，换了血衣，放
到床上用被子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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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或是赌博输钱向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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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打我的爸爸，爸爸从来没
有还过手。”高震林回忆说。

对于继父的暴戾，高华
从来都是隐忍了事。但是继

父的风流成性，让他生活在极
度的痛苦中。虽说年纪已经不
小，可是高方成经常拈花惹

草，将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家
更是寻常事。“村里人，特别
是女人，路过他家的时候，都
是绕着走的。”一个乡亲一语

道出了村民们的看法。
村民们在背后的指指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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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了解案情时，戴律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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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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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言又止：“……我当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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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林狠狠地用膝盖砸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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